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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创刊，林

语堂亲自写就的发刊词，堪称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文
献：“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
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人间世之创刊，
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
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
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
不邀不作。或因未得相当发表之便利，虽心头偶有佳意，亦听
其埋没，何等可惜。或且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天下苍生翘首
如望云霓，而终不见涓滴之赐，何以为情。且现代刊物，纯文艺
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若不特创一刊，提倡发
表，新进作家即不复接踵而至。吾知天下有许多清新可喜文
章，亦正藏在各人抽屉，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内容如
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
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
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
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对照鲁迅发表于1933年10月的《小
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关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
和诗歌之上”的判断，与林语堂在发刊词所说“十四年来中国
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
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先，所以倘使有影响关系，应是林语堂的说
法受了鲁迅影响，尽管鲁迅把小品文称为“小摆设”的批评针
对的其实恰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

不过虽然同样称赞小品的成功，林语堂所强调的，主要是
小品作为一种“与各体别”的“文体”本身的独特价值。他的《人
间世》发刊词则可以读作一篇关于小品文的文体学论文。林语
堂首先强调的是小品文写作在文体训练方面的作用，他甚至
认为其他文体如“创作小说”也由“小品文训练而来”。其次，林
语堂突出的是小品文其文体独有的“大杂烩”性质：“盖小品
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
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
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
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虽然“以自我
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屡受诟病，也的确可能窄化了
小品文的可能性，不过称小品文“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
成现代散文之技巧”，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而林语堂接下来
的表述“盖文人作文……”其实触及的是小品文写作方式区别
于林语堂所谓纯文艺创作的特殊性。进行纯文艺创作，在一些
作家那里总难免郑重其事，虽不至焚香沐浴，但也每每正襟危
坐，希求一举成就当时评论界一直呼唤的“中国的伟大作品”。
而小品文则不需要像写长篇小说和三一律戏剧那样长久酝
酿，精心构思，一个念头偶尔闪过，即可敷衍成千字文。但小品
文的写作也需要契机，“心头偶有佳意”，才不致“埋没”。编辑
的催稿以及专门登载小品文的杂志的存在，就有助于改变作
家“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的惯性。因此，一个好的编辑以及
一个有特色的杂志，往往会催生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园
地乃至潮流。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论语》《人间世》
和《宇宙风》，即促成了一个小品文运动。

《人间世》发刊词关于作者类型也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
无论是“已成功的人”还是“未知名之人”和“新进作家”，都是

《人间世》试图网罗的对象，似乎值得从“作者社会学”的角度
进行揣摩。事实上，当时专业的以及业余的观察家们，的确十
分留意《人间世》究竟吸纳了哪些作者。创刊号上的作者，就有
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废

名、丰子恺、朱光潜、庐隐、傅东华、陈子展、简又文、阿英、徐懋
庸、刘大杰、李青崖、全增嘏、许訏、程鹤西等，的确以“已成功
之人”为主，其实，《人间世》除了在意“多少员大将，多少员特
请撰稿人”，也同样重视培养“未知名之人”与“新近作家”，包
括徐懋庸、唐弢、阿英、杨骚等左翼作家也是《人间世》的座上
宾。在问世了大量短命的同人刊物的30年代，注重吸收多层次

的作者群，显然是颇具眼光的办刊方略。
在《论语》和《人间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不

少的小品文刊物，如《太白》《新语林》《文饭小品》《芒种》《西北
风》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纷纷出现，同时“小品”概念也
由此泛滥，“科学小品”、“文艺小品”、“戏剧小品”、“历史小
品”、“幽默小品”、“讽刺小品”……不一而足，以至有些人称
1934年为“小品年”。

不过，多少有点可惜的是，林语堂办《人间世》的中心命
意，最后仍落实在“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上，与鲁迅
指明的“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
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主张大相易趣，倒
是与鲁迅所谓“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
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
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亦步亦
趋。鲁迅强调小品文“挣扎和战斗”的精髓被林语堂弃之不顾。

《人间世》当然也不会以“小摆设”自居。其《发刊词》强调
“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
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或许与鲁迅和左翼
的批评不无一定关系。因此，有观察家注意到了《人间世》的改
变：“近几年来文艺杂志方面，别开生面的是林语堂主编的《人
间世》，其他文艺杂志都是些杂货，而《人间世》是纯粹以小品
文为主干的，它已经解脱了《论语》的幽默气派，态度尚严肃。”
其实《人间世》在创办过程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已经针对各界
尤其是左翼的批评，明显做出了趋向“严肃”的调整。

不过从总体上看，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毕竟是以“闲适”、
“幽默”、“格调”为核心的文化美学诉求。这倒不是他故意与鲁
迅和左翼“对着干”，而的确是林语堂的小品文观念演变到20
世纪30年代的必然结果。刊载在《论语》1934年8月16日第47
期上的关于《我的话》的广告词，征引的大都是林语堂自己的
表述：“林先生在论文中说‘看透道理是幽默，解脱灵性有文
章’，本书就是看透道理解脱灵性的幽默文章。在序文中他说

‘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
谈……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世有
因满目经世文章而头痛气闷者，请以本集来轻松一下。”末一
句或许针对的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的批评声浪。而“看透
道理是幽默，解脱灵性有文章”的说辞则堪称从《人间世》发刊
词的境界又有所退步了，与林语堂早期的《剪拂集》中那种“单

刀直入的笔调及嫉恶如仇的精神”就更无法比拟。
林语堂的散文风格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剪拂集》

序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林语堂对自己《语丝》时期曾经有过的
意气风发的神往：“……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
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的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
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国务院前哔剥
的枪声，东西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弃尸，北大第三
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当年《语丝》上登载的《剪拂
集》的广告语，一开始援引的即是“语堂先生打狗檄文中提倡
气节的痛快话”：“我们应该能肉搏奋击，不能肉搏奋击，至少
也应能诟谇恶骂，不能诟谇恶骂，也应能痛心疾首憎恶仇恨，
若并一点憎恶仇恨的心也没有，已经变为枯萎待毙的人了。”
广告进而写道：“语堂先生是最早主张‘先除文妖再打军阀’的
人，这本文集所收的都是对北京学者文妖段章嫖客而发的言
论，凡段祺瑞的‘革命政府’，章士钊的‘整顿学风’，名流学者
的彷徨软化，正人君子的丧心病狂，巴儿狗的无耻阿谀，言论
家的出卖公理，三一八的屠杀，长安街的巷战，多经过作者用
单刀直入的笔调及嫉恶如仇的精神，尽情写出，读之不但可明
白当日知识界分裂的真相，也可令人追思往日言论界奋斗的
精神。”

而到了《论语》时期，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是即刻变成了
“小摆设”的。曹聚仁曾说：“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
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
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
售，也和禁售《语丝》相同。”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日益严峻，

《论语》终于开始宣称远离政治，如1932年12月1日第6期《编
辑后记——论语的格调》称：“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
不宽贷的；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
仁。”《论语》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亦说：“在目下这一种时代，
似乎《春秋》比《论语》更需要，它或许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
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太平。不过我们这班人自知没有这一种的

大力量，其实只好出出《论语》。”出于生存的考虑，《论语》选择
的编辑方针，或许不难理解。这种疏离政治的策略在《人间世》
也得以延续，第2期更在《人间世投稿规约》中以加框的醒目方
式添加3句话：“本刊地盘公开。文字华而不实者不登。涉及党
派政治者不登。”类似提醒在以后各期的编辑寄语中多有，可
见林语堂为《人间世》的基本定位是“不谈政治”。

从客观上说，《论语》和《人间世》迎合了或者说催生了闲
适小品文杂志创生的潮流。《人间世》出版的1934年也因此号
称“小品年”或“杂志年”。茅盾在1934年发表的《所谓杂志年》
一文指出：“最近两个月内创刊的那些‘软性读物’则又几乎全
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茅盾进而引用1934年6月
16日《申报自由谈》上一篇题为《零食》的短论大加发挥：“现今
杂志之盛行是因为‘广大的读者’爱吃‘消闲的零食’。读者此
种‘爱吃零食’的脾胃就说明了何以今年的最‘时髦’的刊物是
幽默而又小品。一部分的读者本来因为胃弱只喜吃‘零食’，大
鱼大肉是消化不了的；但另一部分的读者却有好胃口，需要大
鱼大肉，不幸我们的‘特别国情’不许有新鲜的大鱼大肉供给
他们，几家老厨房搬来搬去只是些腐鱼臭肉，几家新厨房偶然
摆出新鲜货来，就会弄得不能做生意。于是这些胃口好的读者
也只好拿‘零食’来点饥，于是定期刊多了一批主顾。”

青年人只能天天吃“零食”，难免会有营养不良之虞。而鲁
迅所谓“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的担
心也并非无的放矢。有一位教师发表文章谈了自己的亲身经
历：“去年的秋间，我以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中学里教了半年国
文；在批改文章的时候，发现许多青年喜欢写一些不三不四油
腔滑调的文字，也有人发一些不痛不痒的牢骚，更有人简直在
文章中蕴藏着浓厚的出世思想，意态消极，飘飘欲仙，大有隐
士之风。我调查的结果，原来他们在课外手执《论语》一卷，或
者躺在宿舍里的床铺上低低吟着《人间世》，他们像《论语》一
样的所谓幽默笔调固然学不像，结果文章乃流于空疏油滑；像

《人间世》那种脱尽烟火气的所谓语录体，他们也是弄不来，结
果却使一班青年的思想一天天离开现实，成为得过且过，与世
无争的顺民。这就是《论语》和《人间世》在青年中所起的作用，
也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吧？！”

因此，“‘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的纷纷“上市”，引
起舆论的反弹，也是情理之中。连《现代》杂志也刊文批评《人
间世》的“复古”：“……只有周作人发刊《语丝》的那几年间，可
以相当说是小品文的时期；而我们的几个优秀的小品文作家，
也大部分从这个圈子里产生。在《语丝》迁移到上海来之后，似
乎连特别注重小品文的刊物都不常见。《人间世》在许多地方
可以说是继承了《语丝》的倾向。（再说，即连林语堂的“幽默”，
实际上也是《语丝》的遗产，可是在这里不想多说了。）不过，这
是表面的看法。本质上，《人间世》和《语丝》之间是有着许多的
差异；即是说，写作的林语堂和过去的周作人之间是有着本质
的区别的……”

今天看来，20 世纪 30 年代文坛对于 《人间世》 在政治
立场上的妥协姿态或许缺乏一些同情的理解，同时也对杂志
年的虚假繁荣缺乏足够的认知。只有茅盾富于洞见地指出：

“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以
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
种数的增加。”而“种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繁荣。
即便是《人间世》这一“小品年”抑或“杂志年”的始作俑
者，创刊仅一年半的时间，也在1935年12月20日出版第42
期后无奈地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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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艺史上的一些人物，比如
邵洵美，比如川岛 （章廷谦），容易让
人想到《论语》里的一句话，“博学而
无所成名”。

即如川岛，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有
种种不同的身份：五四运动的参与者、
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语丝》的共同创
办者和主要作者之一、驰名一时的散文
家、文学教授、“文革”受害者，等等。然
而最终他最常被人称引、最为人熟悉的
身份，却是鲁迅的小老乡和忘年交，留
下多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语丝》创办之际，川岛毕业留校未
久，积极向北京《晨报副刊》等投稿，算
是个文学青年。在《语丝》周刊同人中，
川岛的参与度极高，作为一个“乳毛还
未褪尽的青年”，他不但分担最早的印
制费用，而且承担了校对、跑印刷、上街
售卖等诸多环节的工作。在《语丝》北
京时期，他总共发表了27 篇各类文字，
可以说，正是《语丝》促进他迅速成长为
有一定知名度的散文、杂文家。

鲁迅、周作人兄弟之于《语丝》的重
要性和核心作用自不必言，《语丝》事实
上也成为他们培养、引导青年作家的重
要营地。拿川岛来说，他1919年转入北
大哲学系后，很快就与同乡前辈二周兄
弟熟识起来。而通过《语丝》这一纽带，
他更是在兴趣、写作、学养、交游等方
面，受到二周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奠定
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二周兄弟对川岛散文、杂文创作影
响很大，除此之外，他们的治学趣味和
门径对川岛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可以说
其影响更深刻久远。《语丝》时期之后，
川岛的文学创作之路并没有延续下去，
而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
究——领域的兴趣却得以延续。1949
年之后，川岛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教授
文学史课程等为业，这事实上成为他主
要的事业。川岛之于古典文学研究，亦
得到二周的引导和启发，其中鲁迅对他
的影响更大。

川岛与二周的古典文学研究因缘，
最显著的便是校点唐传奇小说《游仙
窟》。这件工作始于《语丝》北京时期，
而完成于《语丝》上海时期，某种程度上
说，也可谓与《语丝》相始终。而通过这
件工作，二周与川岛之间实际上进行了
一次微妙而有趣的合作。

《游仙窟》是初唐作家张文成的作
品，用第一人称自叙受十娘、五嫂款待
之事。所谓“游仙”，实际反映的是当时
文人的狭邪生活。这篇长达万余字的
小说以骈文写成，艺术上颇有创造性，
细节描写极为生动，语言则骈偶与民间
语言巧妙结合，文风诙谐尖新，可以说
是当时具有前卫精神的创作，代表了唐
传奇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最高水准。这
篇作品的又一个比较特殊之处是，它在
中国长期失传，但在日本和朝鲜则享有
盛誉，得以存留。1000 多年后，到了近
代，遂由日本和朝鲜又返回中国。

川岛1919年入北大哲学系，对文学
课程却情有独钟。1920年秋，鲁迅应邀
在北大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川岛因
参加这一课程而与鲁迅结识。据彭龄
在《岁月留痕》一书中的回忆，“当时鲁
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
川岛是从不缺课的学生之一”。在这门
课上，鲁迅正式讲到《游仙窟》这篇作
品，后来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中更认为：“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
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篇特别的
作品。”

通过中国小说史课程及与鲁迅的
进一步交流，川岛对《游仙窟》产生了兴
趣，打算将其校点印行。很自然地，他
将这一想法告诉鲁迅，并得到了鲁迅支
持。大约从1926年2月，两人开始就此
事不断面谈和通信。现存鲁迅书信中，
致川岛的信比较集中于 1926 年至 1929
年（共 54封），而其中一个主要话题，便
是关于《游仙窟》的校点和出版。

川岛向鲁迅借抄其所藏日本版《游
仙窟》，作为校点的底本。《游仙窟》在日
本、朝鲜有多种抄本和刊本，鲁迅所藏
的是日本元禄三年（1690）翻刻本，有日
文详释，名为《游仙窟钞》，是该书比较
后起而常见的本子。川岛对其进行初
步整理，抄写在印有“北京大学日刊稿
纸”题头的稿纸上。他将整理稿呈请鲁
迅校阅，并请鲁迅为此书写一篇序，鲁
迅答应了：“《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
似的短序，并不需时，当然可以急就。
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
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
请一查，并代借。”

这之后，鲁迅与川岛均陷入奔波之
境。鲁迅离北京至厦门，又至广州（中

间还去了香港），川岛亦奔波于京、浙，
所以两人再次交流《游仙窟》之事，已在
1年后。鲁迅将自己校订批阅的抄件及
所撰序言寄给川岛。鲁迅对原抄之误
和章校之误多所校正，其意见大都正
确，但他当时南北奔走，无法多方查证
资料，所以校改本不免也留下若干问
题。对此，鲁迅本人是非常清楚的，他
指示川岛应找善本进一步校对：“前闻
坚士（即沈兼士）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
一卷，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
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
印成较阔气之本子也。那时我倘不至
于更加不通，当作一较为顺当之序或跋
也。”

鲁迅校订过的这个手写本，已影印
收录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由这
部手稿不难看出，彼时川岛学术功力尚
浅，而鲁迅的校订则保障了此书的基本
学术质量。比如有一句“下官遂作而谢
曰 ”，川 岛 在“ 作 ”字 旁 边 用 红 笔 打

“×”，疑其为有误，而鲁迅批语曰：“作，
起也。不误。”

日本所留存的《游仙窟》，有抄本、
刻本两种，抄本更早且近原貌，其中醍
醐寺本是现存完整诸本中最早的，1926
年日本古典保存会曾影印行世，堪称善
本。鲁迅所说的“日本有影印之旧本”，
即指这个本子。既知其已“寄赠北大”，
川岛自然想到找来校对。然而这个时
候，他已离开北大，人在杭州，无法直接
利用北大新得到的这部影印本。怎么
办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位老师周
作人，于是写信求援；周作人同样答应
了这位小老乡、忘年之友的请求。

《语丝》周刊创办时（1924年11月），
二周已决裂经年，两人断绝往来，除了
避不开的公共场合，再未见面。《语丝》
的聚会，鲁迅从不参加。他们共同的熟
人也逐渐分化，相对来说，更接近鲁迅
的人少些，而聚拢在周作人身边的人则
多些。一些共同的好友，只好与周氏兄
弟分别往来，川岛与孙伏园、李小峰等
都是如此。

然而二周皆为当时文坛翘楚，虽然
“形”散了，“神”却还奇妙地有聚合之
处。《语丝》即是两人“神聚”之处。《语
丝》北京时期，周作人发表于该刊的各
类文章多达 300 多篇，鲁迅发表的作品
也有近 80 篇。两人文章所表达的观点

和基本原则多接近，而且在与《现代评
论》的陈西滢、狂飙社的高长虹等进行
笔战时，兄弟二人甚至可说是在精神上

“并肩作战”。
写作之外，二周在学术领域其实也

存在这种“貌离神合”之势，甚至有暗中
“比试”的意思，这在川岛校点出版《游
仙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
件工作中，二周实际上是通过川岛，进
行了一次颇为微妙的合作。

二周不再往来，而两人之间的关联
却不可能割断，通过他们的母亲，通过
共同的朋友，两人其实于对方的状况颇
多相互关注。川岛在二周之间，经常充
当一个比较特殊的中间人或传话人的
角色：把鲁迅给他的信转给周作人看，
又把周作人给他的信转给鲁迅看。这
做法应该是得到了二周默许的，比如
1928年12月9日鲁迅致川岛信，最后有
一句附言：“周岂明信三张附还。”表明
自川岛处得到周作人信件。此封周作
人之信很可能与《游仙窟》有关，而此前
一封信中鲁迅在谈到《游仙窟》善本时，

“顺便”关注周作人境况，也不为无因
了：“《游仙窟》既有善本，自然以用善本
校后付印为佳……他（指周作人）之在
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
殊不敢赞一辞……”

信中提到的以《游仙窟》善本校正
之工作，正是周作人帮川岛进行的。周
作人答应川岛的请求后，用北大醍醐寺
本影印本对校，解决了许多川岛校点、
鲁迅校阅本所遗留的问题，这在他所撰

《读〈游仙窟〉》一文中陈说甚明：“川岛
所印即以元禄本为根据（所用封面图案
即是卷中插画之一），经我替他用醍醐
寺本校过，不过其中错误还不能免……
此外有些刻本的错字可以据抄本改正
的，均已在川岛本照改，读者只须参照
一下，即可明白。唯川岛本亦尚有不妥
处，如……（下面引述数处校改之例）”

鲁迅关于 《游仙窟》 校点本的指
导还没有结束。此书刻本以庆安五年

（1652） 刊本较早，1928年初，鲁迅又
从朝鲜方面找到庆安本，并亲自用恭
楷抄写一份，寄川岛参考。这份抄本
由章氏珍藏，卷末有周作人、马裕
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于 1937 年、
1938 年间所写跋语。周作人跋文称

“豫才勤于钞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
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
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
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
这是他多年后对这次“合作”中鲁迅
方面的评价，可见他虽然不正面提鲁
迅对 《游仙窟》 校点本所起作用，但
对这种“合作”关系应该是心知肚明
的。而 1928 年初，经过周作人校改的
稿子，大约又曾送到鲁迅手中校对
过，1928年3月6日鲁迅致川岛信中主
动提到：“《游仙窟》不如寄来，我可
以代校。”这里是不是也有借以窥探周
作人校订结果和水平的意思呢？

经过二周兄弟先后校改的《游仙

窟》校点本，质量大为提升。这个校点
本鲁迅倾注了不少心血，周作人亦投入
了相当精力帮助校改。虽然二周彼此
不通音信，但三人之间，仍达成了圆满
的合作。

校点完成之后，鲁迅又为《游仙窟》
的出版之事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若干
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川岛基本是循
此而行。直到此书付印之前，鲁迅还就
附录问题多次与川岛沟通：“《夜读抄》
已去问小峰，但原稿恐未必尚存，且看

‘后来分解’耳。”“却说《夜读抄》经我函
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按：

当作《北新》）本，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
也明矣。小峰不知是忙是窘，颇憔悴，
我亦不好意思逼之，只得以意改定几
字，算是校正，直到今天，总算校完了。”

这里说的《夜读抄》，应即周作人发
表在《北新》上的《读〈游仙窟〉》一文，其
中部分内容系抄译日本幸田露伴关于

《游仙窟》的文字。此文后来作为《游仙
窟》的附录。

经过川岛与二周兄弟这段漫长而
微妙的合作，尤其经过鲁迅的努力，
1929年 2月，这部《游仙窟》校点本终于
由北新书局发版发行。

“语丝”风格的继承与出离：
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

□吴晓东

“语丝”时期的微妙合作
——川岛、二周与《游仙窟》之校点 □王 峰

主编：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2-667 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100029


